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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连辛

便开始思考如何处理这笔

钱，想到了安妮很会理财之

后，她觉得自己也应该好好

利用这笔钱，努力地理好

财，以钱生钱，但是转念一
想，自己上个月看上的两款
LV手包和两件大衣，她的心

又开始不安分起来。

她算了算自己接下来

的广告代言，如果都完成的

话，她应该至少还有30万的

收入，而且吴凯上次还说有

一个叫余浩的公关经理也
打算找自己拍广告，据说还

给出了高达20万的代言费，

到那个时候，自己岂不就是

一鸣惊人了！想到这里，连

辛又觉得自己就算是花了

这笔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的，换言之，自己现在找了

个这么有钱的男朋友，别

说现在自己没有花他的

钱，就算真的经济再次告

急，也没有什么顾忌啊！

事实上，女人的这种思

想是非常可怕的，她们常常

把没有到手的钱也算在自
己的预算之中，并为此而窃
喜不已，于是乎，觉得花掉

现有的钱也不算什么，但结

果呢？却忘记了计划赶不上

变化，常常是手头上现有的

资金一分不剩，而计划中的

钱也并未到手。最后，只好

两手空空，后悔不已，怎么

早没认识到理财规划的重

要性呢……吴凯要去上海

出差半个月，与其说出差，

不如说是回家。吴凯告诉

连辛，这次回家就两件事
儿，一件是为了工作；另一

件便是向父母说明，他与

连辛的婚姻关系。

估计所有的女人听

到自己的男友要向家人公

开与自己的关系时，都会

很开心，更何况是连辛呢？

她自然也开心得要死，一

来是，她真的很爱吴凯，有

情人终成眷属；二来，她的

的确确要飞上枝头变凤
凰，成为富婆了。虽然，连
辛的出身也不错，怎么着
也算是个小资产家庭，身

家虽然没有吴凯家那么丰
厚，但一两百万也还是有

的，所以，从这一点来看，

连辛倒也没有势利到为找

个有钱人就兴奋不已。但

女人嘛，都是虚荣的，即便

本身就是只金丝雀，也想
飞上枝头变凤凰啊，谁不
想夫贵妻荣啊！

随后的两天，连辛一
直在逛各大奢侈品牌的网
站，她还没有给自己找好

充分的理由去Shopping。毕

竟，她去年一年的理财知

识也不是白学的，在金钱
面前要理性，她还是知道

的。因为也曾拮据过，所

以，当有一笔不小数额的

钱出现在存折上时，她内

心还是很忐忑的，不知道

如何对待才是正确的。

正在这时，她的手机

响了，拿起来一看，竟是吴

凯 打 来 的 。“ 喂 ，亲 爱

的……”连辛接通电话亲
昵的叫着。“嗯，你干嘛呢，

宝贝？”吴凯也温柔地说

着。“没有啦，就是在家里

待着，这一周我都没有安

排工作，想好好休息一
下。”“也好，不要太累就是

了，对了，我要告诉你一个
好消息。”吴凯有些兴奋地

说。“好消息，是什么？”连
辛从沙发上坐起来高兴地

问道。“对哦，好消息，猜猜
看嘛。”吴凯故作神秘地说。

“快说啦，我猜不到。”连辛

有些撒娇地说。“呵呵，好

吧，告诉你吧，我妈妈让我

这个月月底带你回家吃饭。

你知道，她是一个很挑剔的

人，但是我一和她说，她就

很爽快地答应了，看样子对

你的感觉不错哦。”“真的

吗？呵呵，真好呢，不过你妈

妈好像没有见过我吧。”“肯

定是我天天在她面前念叨

你的好的作用，所以你要好

好谢谢我呀。”吴凯笑着说。

“讨厌，你应该谢谢我，是我

本来就好嘛。”“好吧，谢谢

你，我的大小姐！到时候，

你直接来上海，我去机场

接你？”“好的，亲爱的。”

“嗯，那就先这样，我一会

儿还要出门，有事儿电话

联系，先挂了。”两个人一
前一后挂掉了电话。

回到酒店，李察睡不着觉，

洗好了澡又穿衣服出去了。

坐在一家碟片店的门口

吃了一份台式鱼丸，店家是

一个邋遢的女人。

李察沿着碟架走过去，

拿起一张，赫然看见“明年你

还爱我吗？——— 陈升1999年

跨年演唱会”一行大字！不是

吧！他蓦然想起那两张演唱

会的票，还在自己包包里呢。

翻过来看见碟片的背面，在

透明的有着污垢氤氲的塑料
壳下夹着一张女人的照片，

穿着黑毛衣微微笑，这张照

片越看越熟悉，好像自己在

哪里见过……

又顺手拿起一张碟，背

面还是那个女人的照片。他

忽然想起来！相河给他炫耀
过，是相河妈妈的照片！怎么

可能？！

其余的碟倒是没有照

片，但是这些碟全是一样的，

全是陈升演唱会的碟。

“都是盗版的，不用对

比！”女人发现了他的举动。

“哦，我……我看得出

来。”

“你要买什么就赶紧买，

不买拉倒，我要关门了。”女

人冷漠地说。

李察慌张地挑了几张

碟，有两张是蔡明亮的电影，

还有一张是陈升的演唱会。

他在柜台前结账。不愿意走。

“你怎么还不走？”女人

打着哈欠问。

“演唱会你听了？”

女人抬起头用匪夷所思

的目光清醒地看着他。

“嗯。”女人迟疑了一会，

又故作骄傲地点了点头，但

是眼神看上去很空洞。

“我有票。”他慌张地从

包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陈升

演唱会的票。

“怎么会！”你要知道是
1999年的。女人冷艳地挑眉。

“我真的有！不信你仔细
看看。”李察递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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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张呢？你的票哪里

来的？”

“台北，一个老太太那买

的。我知道，你，也是台北

人。”李察胆怯地说。

“你说什么？”

“阿姨，你别误会。你做
的台式鱼丸，实在是太正宗
了，所以……”

女人沉默了一下，然后

焦虑地说：“可以用你的票换

吗？你给我票，这些盘都免

费。”女人仿佛觉得天要塌下
来一样，不行了，扶着板凳坐
了下去。

李察想了一会，犹豫了
半天，一会儿说不行，一会儿

说行。因为这是相河至死都

没有放弃的。

然后李察对女人说：“这

个票不是什么古董，卖不了
什么钱的。”

物归原主吧，他把票递

过去。

女人很感激地说谢谢，

仅仅一声。

最后，她问：“那个人还

好吧？”

“谁？”“那个老太太。”

“她和你一样，有一家

店，很会做生意。”

他到了酒店，疲倦地倒

在床上，打开朱天文的《荒人

手记》。读到深觉与自己的过
往经历十分相像的一段，不
禁生情落泪：

至杰已不爱，而我不相
信，岛屿南北，奔波求证。渐

渐，冀望于背叛者的良心。但

良心，竟比水中之月可捞拾。

我仍有杰的房屋钥匙，

几番不请自入，不过是得到

一次比一次更大羞辱。我简

直成了被虐待狂。只要他还

肯跟我讲一句话，哪怕一句

恶毒咒骂，都好。终至，我恳

求他，亲吻我一下，最后一
吻，我就走了，永远，永远，不
再来找他。

我讲到永远二字，凛于

其字之真实，泫颤不已。

杰把头一偏向墙，眼睛望
地，连不屑或轻蔑都不给我。

我上前抱住他，抱着一
具僵冷尸体发狂要把他抱活

热回来似的，枉然。

大理石大卫啊，我抱住
他腿一路滑跪于地，乞吻他淡

蓝筋脉的脚丫板，爱人，永别

了。我履行诺言没有来找他。

荒人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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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飞上枝头

我家的旧居，在一座旧居民楼

的一楼。除夕，我和老公冒着严寒回

旧居贴对联。走到门前一看，对联却

已贴好：辞旧迎新颖质慧心显王者

风范，继往开来佳坤胜境展猛士雄
姿。横批是：前程似锦。手写的字迹，

潇洒流畅，是熟悉的行书。

我们一家的名字“猛、继颖、佳
坤”，分别被嵌入上下联中。细品对

联，平仄相谐，对仗工整，寄托着对

我们一家吉祥美好的新春祝福。站

在门前，北风从楼门口灌进来，却不
再觉得寒冷。对联一定是三楼的马

老师贴的。

马老师是小城有名的书法家，

每年春节，他都亲笔写上自己创作
的对联，送给楼里的邻居们。想不
到，我们搬离这里，他仍然坚持写对

联给我们，并亲自为我们贴上。去楼

上道谢，马老师正忙着贴自家的对

联，笑容洋溢在他脸上，像热情的春

花绽放。走出楼门时，抬头正看到院

里的一盏声控电

灯。每当夜幕降临，

电灯就会随时亮
起，照亮邻居们脚

下的路。这盏灯，也是马老师从三楼

的家中引出线安上的。

正月初一晚上，我们回旧居取东

西。阴冷的客厅内亮起灯光，一股暖

流从心头涌起。居民楼的电路老化，

冬天阴冷，我每天开了电暖气取暖，

因为负荷太大，楼道内的保险常常被

烧。楼里物业没人管，每每陷入黑暗

中，都是对门的宋叔从自家取了保险
丝替我们接上。宋叔曾经是村里的电

工，如今在楼外摆修车摊，邻居们的

电路和车子出了问题，都是他帮忙修
好。取完东西，去宋叔家坐了片刻，麻

烦他帮我们照看空房子。宋叔说：“从
你们搬走那天，我就照看呢，起风时，

怕吹破玻璃；孩子们放鞭炮，我叮嘱

离你家窗子远点儿……”

元宵节前一个夜晚，我再次回

去取东西，因为有事，匆匆地进门开

灯，取了东西又匆匆闭灯离开。回新
居不久，手机铃声响起，电话那端的

声音很焦急：“继颖，你刚才回来过
吗？我出去买菜，看你家亮着灯，以
为你在屋里，想给你拿点东西。等我

拿了东西下楼，灯又不亮了。敲了半

天门，一点儿动静也没有，我怕小偷
儿进你家偷东西……”打电话的是

二楼的老人，搬家前，她特意要了我

的手机号，说有事方便和我联系。几

天前，她打来电话，说准备了些东

西，要到新居给我们温锅，添个人气

添些喜气。

这些熟悉质朴、热情关切的旧邻

居，如温馨明亮的灯盏一般，温暖着

心灵，也照亮了与人相处的前路，指

引着我们走向新生活的和谐与幸福。

旧邻如灯
文/王继颖

春节刚过，大街小
巷就涌现出许多卖灯笼

的。五彩缤纷、造型各异
的塑料灯笼让人眼花缭

乱，装上电池还会响会

转，磁铁一样吸引着小

孩子的目光，但我还是

怀念儿时的纸灯笼……

每年正月初十，母亲都会记着给我做灯

笼。她从破旧的帘子上找来竹篾，用细线扎模

型，有时是五角星，有时是亭子，有时是一朵小

花，但更多的是动物的样子，因为我最爱小动

物了。母亲从来不怕麻烦，总是耐心地捆扎、糊

纸、描画，每一个线头都不放过，每一个缝隙都

糊严实。两天时间，母亲把全部心思都用在了
给我做灯笼上，所以每年我拿出去的灯笼，都

会引得小伙伴们羡慕的眼光，我也会在这些眼

光中感到母亲的伟大。还有一点，到了春风和

煦适宜放风筝的时候，母亲会把灯笼稍一改

造，我就有了同样逼真的风筝，而这是很多母

亲都想不到的！

灯笼做好了，就等到元宵节的到来。一吃

过晚饭，虽然天上的月亮皎洁明亮，但我们还

会点亮手中的灯笼，红通通地照出的一片红色

光晕来，让如雪的月光有了一点温暖人心的色

彩。我们打着灯笼，呼朋引伴地聚在一起，或

“一”字排开，或时聚时散，总之，我们就像一群

叽叽喳喳的小鸡，欢快地在村子里四处奔跑。

有时，我们还专挑黑暗的地方，在那里，才更能

显出灯笼照出的童话一般的世界。

有时，我们村或邻村里响夜戏，那热闹的

戏场更成了我们活动的天地。和父母要上两毛

钱，我们就一起打着灯笼到戏场。电灯的光束
照得戏台亮如白昼，但台下还数我们的灯笼

亮，并且我们也不怕找不到谁，因为大老远一
看灯笼，我们就知道谁在那儿。等到看累了，玩
累了，我们就买上一些小零食，找个麦秸垛、树
杈或砖垛什么的，边吃边看戏，虽然戏台上热

闹，但看的什么我们第二天就忘了，只知道“捉

不到奸臣不散戏”，等看到一个白脸的被推向
虎头铡，我们就叫起昏睡的伙伴，重新点上灯

笼，随着如潮的人流，心满意足地向家里走去。

如今，母亲老了，上小学的女儿也不要纸灯

笼了，我给她买的塑料灯笼就有好几个，但在城

市到处都是灯火通明的世界里，灯笼的光芒显得

渺小而孤单，这更让我怀念儿时乡下的纸灯笼，

尽管它此时已在老家的一角被灰尘所覆盖……

下班回家，打开门，一缕香气扑

面而来，有点儿香，有点儿糯，给人

一份温暖的感动。年迈的母亲，从厨

房里闪出来，告诉我在煮晚间的宵
夜，那缕芝麻的香气，是汤圆，或叫

元宵。

元宵是母亲自个儿团的，买来

的糯米粉和芝麻馅，用一只小面盆

儿转，或用筛子筛。年时剩余的糖

块，也砸碎被包进了元宵。超市里买

来的元宵，母亲不让动，说要以后

吃，等过了元宵佳节，这样才有年的

感觉与回味。

母亲喜欢吃元宵，以前是，现在

也是。记得小时候，每到元宵节，母

亲就给我们做元宵。有时图简单，就

放弃馅，用手揉成团，我们故乡叫团

子。团子不能用水煮，只能用油煎，

煎时压成饼， 等表面焦黄，团子

就熟了，母亲说，这叫团团圆圆，图

个吉利。

下元宵，要把锅里的水烧开，水
沸后，才能下元宵。元宵最容易沉

底，得用勺子不停地搅，让水飘着元

宵，一圈一圈地走，这时候，母亲的故
事，也一个一个地讲。据说母亲的母

亲，我的外祖母，就喜欢吃元宵，于是

做元宵，就成了母亲的爱好。后来外

祖母家境衰落，母亲就再吃不上元宵
了，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元宵才
开始在母亲的回忆清晰起来。母亲对

元宵的情结，很深很沉重。

元宵节又称为“上元节”。正月

十五日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

也是一元复始，大地回春的夜晚，按

照我国民间的传统，在这天上皓月

高悬的夜晚，人们要点起彩灯万盏，

以示庆贺。出门赏月、燃灯放焰、喜

猜灯谜、共吃元宵，合家团聚、同庆
佳节，其乐融融。

随着一个个新春佳节周而复

始，母亲的年纪也大了，怀旧的心情
也越来越浓。想一想，有几十年没回

老家了。每当元宵节的花灯掌起，摇

曳的灯影里，母亲的眼里都闪耀出

喜悦的目光，继而是淡淡的乡愁。

每逢佳节倍思亲，这几年，乡愁

在网上盛行。一位叫梅香的作者，是

我相互关注的博客好友，她在文章

里写身在台湾爷爷，每到春节就念

叨远在福建的老家。而当元宵将近，

爷爷这份思念便更加重了，弄得身

体危弱，大有睹物思人的感觉。

有怀念，才有秉承，这就是为什

么元宵佳节，能够团圆起海峡两岸，

让海外华人也年年欢庆不衰的原因

所在。

元宵节里的乡愁
文/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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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儿时纸灯笼
文/寇俊杰






